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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横独裁与娱乐至死：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

spac为一场滑稽戏。

•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

spac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

spac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

spac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 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

spac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

spac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

• 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

•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

spac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 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

spac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 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 克里斯蒂娜·克拉夫特就有这样一张符合要求的脸，所以她应聘了堪萨斯市 KMBC 电视台的联合主持人职位。

spac她是 1981 年 1 月被聘用的，同年 8 月由于调查显示她的相貌“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而被解聘。电视为真实性

spac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

spac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

spac逼真感就可以了。

• 我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

spac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媒介碎片化、受众无脑化：

• 我的朋友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

spac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阐释】道格拉斯演讲时）

• 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spac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 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

spac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

• 在它们（摄影术、电报）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

spac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 所

spac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



spac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

spac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

spac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

spac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

• 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

spac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

spac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

spac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晕倒。

•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

spac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

spac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

spac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 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沃尔特·李普曼）

• 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

spac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萨洛蒙）

⇒ 现在流行的形式已然无法承载如此厚重的信息。所谓厚重的信息，即长逻辑链，短视频受制于其
spac“短”无法包涵长逻辑链。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切的稀碎的短剧。

•《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

spac道和深度访谈构成。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

spac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

spac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 1/5。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

spac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

spac的那种节目。

⇒ 流量为王者，其此之谓乎？
某种媒介上的生产者，为了生存而迎合该媒介的特定受众，从而被媒介形式与该形式所吸引的观众偏好

spac 限制了内容。

媒介驯化内容、技术选择用途：

•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 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

spac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

•《技术与文明》展示了从 14 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

spac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

spac已经被取代了。（《技术与文明》芒福德）

⇒在我们养成每日读报而观察奇闻逸事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周遭环境，而丧失了对附近的真实事
spac物的兴趣及感知能力。

• 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

spac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



spac的理解是一致的。

• 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

spac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海中。

•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

spac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

庸俗的文化与忘却的历史：

•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

⇒ 正如概念的定义与所用的语言密切相连，如数学语言 vs 哲学语言。
⇒ 但我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纵然有不同的良莠不齐的表述影响人们对真理的认知。随着历史的演

spac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的表述会逐渐接近真理。

•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

spac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

spac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恩斯特·卡西尔）

⇒ 意识缺乏了物质，认识缺乏了实践

• 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话语的重要部分。

• 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 我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首先，我不断提醒自

spac己，电视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 也有人提出，虽然电

spac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对于这些好处，

spac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

spac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

spac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

spac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

spac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很显

spac然，我的观点是，400 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

spac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

spac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情形下可能出现

spac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 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

spac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思罗普·弗莱）

•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

spac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

spac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 切斯瓦夫·米洛什是 1980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

spac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

spac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



spac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

•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

spac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 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 娱乐诱惑比强硬限制更有效。

• 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约翰·杜威）

• 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

spac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经验与

spac教育》

• 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 进一步说，最重要的是内容能否获得流量。

• 这种重新定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教室的传统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还体现在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

spac为目的的地方。

• 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

spac得更好。（贾尼丝·特雷比·理查兹）

⇒ 这个观点作者认为失之偏颇，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不是将娱乐引入教育，这才是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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